
漢晋錢樹正名及相關問題研究＊①

任　攀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一、引　　言

東漢到魏晋南朝時期，在中國西南和西北地方流行一種現一般被學者稱爲“錢樹”

或“摇錢樹”的隨葬品（本文暫采用“錢樹”這個叫法）。完整的錢樹由樹座、樹體（樹幹）

和枝葉組成，樹座多浮雕神山、神獸、人獸組合、西王母天門、佛像等形狀；樹體多有對稱

的枝葉，枝葉上多做成方孔圓錢（多爲五銖錢）的形狀，另有騎射、舞樂等特定圖像。

錢樹最早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在四川彭山崖墓中發現。八十年來，公布的錢樹資料

約２５０例，①保存較完整或經修復完好的有十餘例。② 大量考古資料的出土公布，尤其

是出土或經修復的較完整的錢樹資料，拓展了錢樹研究的領域，在起源、名稱、性質、

功用、圖像辨析、類型分期、文化意義以及傳播和興衰等方面都産生諸多討論，使我們

①

①

②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和國别史等研究專項“漢晋簡牘名物詞整理與研究”（批准號：

１９ＶＪＸ０９１）、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批

准號：２０ＶＪＸＴ０１８）的成果。也得到“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批准號：Ｇ３４４７）、復旦

大學２０２０年度原創科研個性化支持項目支持。

何志國《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統計１８９例，袁煒《漢晋摇錢樹專題研究》（西北師

範大學，２０１４年）增補５７例。王煜《雅安蘆山漢墓出土摇錢樹座初步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６

年第５期，第４２—５１頁），張倩影、王煜《成都博物館藏東漢陶仙山插座初探》（《四川文物》２０２０年第２

期，第４３—５０、１０５頁）等文又公布一些。

邱登成：《西南地區漢代摇錢樹研究》，巴蜀書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１—１１１頁。



對錢樹有了綜合、豐富的認識。

錢樹的名稱及其發生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是錢樹研究中備受關注的重要問題。

“錢樹”這個名稱由考古學家馮漢驥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據四川彭山崖墓的出土物所定，①

爲學界普遍采用。這個名稱源於樹上有錢或挑錢人的形象，是研究者據其造型特徵爲

古物擬的名稱，並非當時人的叫法。漢晋文獻中不見“錢樹”一詞，學者或根據錢樹的形

制、文化意義提出多種名稱，如“神樹”（鍾堅）、②“桃都樹”（王壽芝）、③“宇宙樹”（趙殿

增）、④“升仙樹”（張茂華），⑤或利用考古所見錢樹實物上的文字以及畫像榜題探討當

時人對錢樹的命名，提出“柱銖”（邱登成）、⑥“金花樹”（江玉祥）⑦這兩種命名。

在學者曾經舉出的材料中確有可以幫助我們推進和深化對該問題認識的信息，

只不過因文字未得到正確的釋讀而被湮没了，本文將予以揭示。

二、“栍銖”畫像解讀

邱登成將錢樹命名爲“柱銖”是依據四川簡陽鬼頭山東漢崖墓畫像石棺上的所謂“柱

銖”榜題。此説引起不少争議。但是榜題二字從文字本身看，當改釋爲“栍銖”，它對應的

畫像與錢樹當有密切關係。以往學者由於誤釋榜題文字，没有充分注意到這條材料在探

討錢樹命名問題上的價值。下面結合文字、畫像以及文獻記載討論“栍銖”榜題及畫像。

　　（一）所謂“柱銖”榜題的研究情況

鬼頭山東漢崖墓的發掘情況，雷建金、内江市文管所、簡陽縣文化館、羅二虎先後

做過介紹。⑧ 該墓出土器物雖然不多，但在墓内所出石棺上發現大量畫像，有反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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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見于豪亮《“錢樹”“錢樹座”和魚龍漫衍之戲》（《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１１期，第４３頁）所引；此文收入于豪亮：

《于豪亮學術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２０—３２２頁。

鍾堅：《試談漢代摇錢樹的賦形與内涵》，《四川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１８—２２頁。

王壽芝：《城固出土的漢代桃都》，《文博》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９１—９２頁。

趙殿增：《“神樹”與“錢樹”》，《中國文物報》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第４版。

張茂華：《“摇錢樹”的定名、起源和類型問題探討》，《四川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２５—２９頁。

邱登成：《漢代摇錢樹與漢墓仙化主題》，《四川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２０—２５頁。

江玉祥：《古代西南絲綢之路沿綫出土的“摇錢樹”探析》，見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２

輯，四川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３—１３９頁。

雷建金：《簡陽縣鬼頭山發現榜題畫像石棺》，《四川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第６５頁。内江市文管所、簡陽

縣文化館：《四川簡陽縣鬼頭山東漢崖墓》，《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２２—２７頁。羅二虎：《漢代畫像石

棺》，巴蜀書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９—７４頁。



主身份、生活的，也有反映神話故事、瑞禽的。三號石棺畫像上有十餘處榜題，部分榜

題屬首次發現，對於確定畫像内容和性質具有重要意義。

三號石棺畫像的榜題文字有（釋文除本文重點討論的外，均據已有成果校改）：①

前擋：鳳鳥；②

後擋：伏希（羲）、女絓（媧）、兹（玄）武、九（鳩）；

左側：先（仙）人博、先（仙）人騎；日月、柱銖、白雉、其利（麒麟）③；

　圖１　畫像及榜題

右側：大蒼（太倉）、天門、大可（奇？）④、白虎。

所謂“柱銖”榜題及對應的畫像如圖１。⑤發掘者

之一雷建金認爲畫像中的是“錢樹”（即摇錢樹）⑥。

邱登成在雷説基礎上進一步闡發，認爲：

左壁圖案日月神之下，刻有一粗壯茂盛的大樹，

榜題爲“柱銖”。“柱”在此處顯係指樹。在古人心目

中，柱是維繫天地平衡的神物，與神樹一樣具有“天

梯”功能。《淮南子·天文訓》：“昔日共工與顓頊争

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銖”則應

指漢代流通之“五銖”錢，借以喻日月。由此，則“柱

銖”是爲“有銖的柱”，言樹上有銅錢也。這很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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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第６９—７４頁。

前擋文字據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第７１頁）補。

“其利”之“其”字作“ ”，舊多誤釋爲“离”。馬曉亮《“柱銖”及“離利”辨誤》（《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

８８—８９頁）曾將此字改釋爲“禽”，將“禽利”讀爲“麒麟”。馬氏將畫像中戴有肉角的一角獸看作麒麟無疑

是正確的，不過將榜題首字釋爲“禽”還值得商榷。馬氏舉出居延漢簡中的“禽”字摹本“ ”來作參照，

説榜題首字上部應看作“人”字頭。“禽”上本从“今”聲，榜題首字所謂“人”字頭下缺少了關鍵的一横筆，

不可能是“今”。榜題首字雖然筆畫被石花打破太多，不過仍可判斷它應該就是“其”字。秦公、劉大新

《廣碑别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７９頁）“其”字下收有如下幾種形體：

（魏曹真碑）、 （魏蕭正表墓誌）、 （魏張整墓誌）

榜題首字與第三形相比，除了缺少左上一點外，基本完全一致。缺失的左上一點極可能跟石棺上的斜紋

混在一起而未被拓出。

字作“ ”，舊釋“大司”（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第７３頁）或“大可”（高文主編：《中國畫像石棺全集》，

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８頁），頗疑爲“奇”字，待考。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四川漢畫像石》，河南美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７９頁。

雷建金：《簡陽縣鬼頭山發現榜題畫像石棺》，《四川文物》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第６５頁。



是當時人們對摇錢樹這一隨葬明器的稱謂。與此相應，則“錢樹”之命名似更爲合

理。但因無更多的材料作佐證，孤證難立，此或爲筆者臆説，尚需驗證。①

圖２　摇錢樹“五銖”

除了榜題，他還舉出鬼頭山崖墓中同出的摇錢樹“五銖”（圖２）

作爲證據：

據發掘簡報公布，該墓中出土有摇錢樹“五銖”一枚，此説

明墓中原本有摇錢樹。墓中的摇錢樹與３號石棺左壁上的大樹

“柱銖”正好互爲印證：摇錢樹就是墓主人跨入“天門”、進至仙

界的交通工具。②

圖２説明：“錢上有一弧形掛鈎，長１．４釐米；下有一連接錢

樹的蒂，長０．２釐米。正、背面有内外廓，‘五’字交筆彎曲，‘銖’

字漫漶。錢徑２、穿徑０．８釐米。”③

此説得到霍巍、林向、周保平、高文、鄭先興等不少學者的認同。④

此問題引起許多學者的反復討論。

羅二虎認爲是昆崙山上的珠樹，即不死樹。⑤

林巳奈夫提出畫像上的樹跟四川、雲南多見的青銅錢樹的枝幹的形狀不同，而且

樹上也没有五銖錢，不認同石棺畫考古報告將“柱銖”讀作錢樹的看法。⑥

巫鴻將“柱”改釋爲“桂”，認爲“白雉”“桂銖”“離利”代表三種基本的瑞兆，即鳥、

樹和動物。⑦

賀西林認爲不管榜題是“柱銖”還是“桂銖”，其中“銖”指錢，那麽畫像上的就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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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邱登成：《漢代摇錢樹與漢墓仙化主題》，《四川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２３頁。

同上注，第２５頁。

内江市文管所、簡陽縣文化館：《四川簡陽縣鬼頭山東漢崖墓》，《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２１頁、第２２頁

圖八．４。

霍巍：《四川漢代神話圖像中的象徵意義———淺析陶摇錢樹座與陶燈檯》，《華夏考古》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

８６—９６頁。林向：《我國西南地區出土的漢魏青銅樹———“柱銖”》，《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７６—

８１頁。周保平：《漢代吉祥畫像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６頁；高文主編：《中國畫像石棺

全集》，第２４５—２４６頁。鄭先興：《漢畫像的社會學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１—１１２頁。

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第７２頁。

［日］林巳奈夫著，唐利國譯：《刻在石頭上的世界》，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２頁。此書據東方書店

１９９２年版譯出。

巫鴻：《禮儀中之美術：馬王堆的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中

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３０頁。



是錢樹。①

馬曉亮又明確提出所謂“柱”應是“桂”的缺筆字，將“銖”讀作“樹”，認爲該榜題對

應畫像中的樹木就是桂樹，從而否定以“柱銖”爲錢樹名稱的觀點。②

　圖３　“銅柱”

近來，張逸楓、秦麗榮又撰文重新探討漢魏錢樹的定名、起源及内

涵等關鍵問題，他們反對將“柱”改釋爲“桂”的觀點，並舉出漢代柏師七

乳神獸鏡（直徑２０．２釐米，浙江紹興漓渚出土③）上的“銅柱”銘文及對

應的形象（如圖３），結合《神異經·中荒經》（“昆侖之山，有銅柱焉，其高

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山海經·大荒東經》（“上

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的記載，認爲“柱銖”“銅柱”的“柱”指代

神話傳説中的神樹，“銖”爲量詞，表示金錢，將“柱銖”譯爲“樹錢”，即“錢樹”。④

按，張、秦二位學者認爲漢鏡上“銅柱”對應的圖像是一通天神樹，似有不妥，此形

象只有主幹没有枝葉，應該只是連通天地的支柱。以此佐證“柱銖”的文字釋讀並無

説服力。

總之，不管對榜題二字如何解讀，多數學者都認爲它對應的畫像是錢樹。部分學

者或據文字誤釋提出其他解釋，多不可信。

　　（二）榜題文字的辨釋

榜題首字寫作“ ”，舊釋“柱”或“桂”都是錯誤的。此字右旁當釋“生”，左旁爲

“木”，可隸定爲“栍”。

漢代文字中的“生”常常被誤釋爲“主”或“王”。居延舊簡４．３２＋４．３０號簡隧長姓

名“生忠”之“生”寫作“ ”，就曾被誤釋爲“主”或“王”。⑤ 漢代文字“主”一般作 、

、 、 之形，⑥“生”一般作 、 、 、 等形⑦。二字最重要的區别特徵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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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賀西林：《東漢錢樹的圖像及意義———兼論秦漢神仙思想的發展、流變》，《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９８年第３

期，第２５—３６頁。

馬曉亮：《“柱銖”及“離利”辨誤》，《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８７—８８頁。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５０頁；又見孔祥星、劉一曼、鵬宇編著：《中

國銅鏡圖典》，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６８頁。

張逸楓、秦麗榮：漢魏“摇錢樹”相關問題的再探討，《中原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７４—８１頁。

張麗娜：《居延舊簡釋文彙校》，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吴良寶），２０１４年，第６４頁。

徐正考、肖攀：《漢代文字編》，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８７—６８８頁。

同上注，第８６１—８６２頁。



上端的筆畫是獨立的一點或一横筆，後者上端的筆畫是中間一豎筆的一部分。

古書中也有“生”訛作“主”的現象。如《左傳·襄公十四年》：“夫君，神之主而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其中“困民之主”，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注釋云：

《新序·雜事篇》《説苑·君道篇》皆作“困民之性”，“主”當爲“生”字之形近誤。

“生”與“性”古本可通用。《周語上》云“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與此二句意同。困

民之生即困民之財。①

出土文字資料中的“生”“主”二字在形體上的區别常被不少學者忽視，由於不

辨二字而導致的誤説經常可以看到，有的還關係到對資料性質的判斷。譬如，山東

嘉祥焦城村發現的祠堂後壁畫像石上所刻“樓閣拜謁圖”中，接受拜謁之人的身後

有題記四字（圖４），②清人阮元釋爲“此齋（認爲即“齊”字）王也”，日本學者長廣敏

圖４　山東
嘉祥焦城村

祠堂後壁“樓
閣拜 謁 圖”
題記

雄據此將“樓閣拜謁圖”看作“禮拜齊王圖”；信立祥改釋爲“此齊（認爲

通作“齋”）主也”，認爲“齋主”就是祠堂的主人公即祠主，並認爲此畫

像“不僅進一步證明了當時的祠堂確實可稱爲‘齋祠’，也證明了這種

祠堂後壁的‘樓閣拜謁圖’的内容爲祠主接受子孫祭祀的場面，因此，

這種圖像可稱之爲‘祠主受祭圖’”。③ 信説得到漢畫研究界諸多學者

的認同。④

其實，上揭四字的第三字當釋爲“生”，是“先生”的省稱。⑤ “齊生”

的“齊”不應通作“齋”，應看作姓氏。孫機就曾舉出過墓主榜題爲“牛君”

的例子，⑥“牛”是姓氏，“君”是尊稱。“齊生”就是齊姓先生，確可能指墓

主，不過並非對墓主的通稱。

“栍”字的改釋從形體上看没有問題，但它不見於古代字書，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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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３版修訂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１６頁。

文物圖象研究室漢代拓本整理小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圖版２０．３，中

研院史語所，２００４年，第５３頁。

以上諸説參見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８—９１頁。

如王瀅：《山東江蘇漢畫像石榜題研究》，《中國漢畫學會第九届年會論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３５１頁；邢義田：《中研院史語所藏漢代石刻畫像拓本的來歷與整理》，《畫爲心聲》，中華書局，２０１１

年，第５５７頁；孫機：《仙凡幽明之間》，《仰觀集》，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７頁。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三“先生或只稱一字”，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第６５頁。

孫機：《仙凡幽明之間》，第１６７頁。



字構造的一般規律來看，應該是从“生”得聲的字。不過，聲符“生”仍有表義和不表

義兩種可能。“生”旁如表義，“木”旁應是在漢字形聲化的趨勢下綴加的義符，

“栍”可看作“生”的分化字。“生”旁如純作聲符，“栍”該如何釋讀還需要結合榜

題對應的畫像考慮。

　　（三）從畫像組合看“栍銖”畫像

鬼頭山東漢崖墓３號石棺上前後左右的畫像中各有一鳳鳥、玄武、龍和白虎，除

了左側的龍形畫像外，其他三處均有榜題。這顯然是漢畫中常見的四神圖像。程萬

里《漢畫四神圖像》云：

四神起初只是識星體系的物化形式，但隨着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增加，又

將之與方位、四季、顔色結合，最終形成了由五種動物組成的四組靈物。它們分别

具有四種不同的顔色以及代表四個不同的方向，並與二十八宿完成固定搭配的嚴

整形式，這便是東宫青（或蒼）龍、西宫白虎、南宫朱雀（或鳥）、北宫玄武的四神

體系。①

四神圖像雖然在漢之前就已零星發現，但到了漢代，尤其是西漢中晚期以後才

大量出現，形成規範和完整體系，進入成熟期；到東漢中後期，“經過西漢一朝與東

漢前期的奠立與穩定發展，已經形成一整套固定規範的圖像體系和表現模式，並作

爲一種能够充分表達當時安生求吉觀念和引導升仙信仰的藝術形式，被人們普遍

接受”。②

漢人將四神看作升仙使者、保護住宅（生宅和墓室）的衛士以及祥瑞之象。③ 鬼頭

山３號石棺畫像的組合中除了四神，還有進入天界的天門以及神仙（伏羲、女媧、仙

人）、日月、祥瑞（白雉、麒麟）、太倉等，其象徵意義顯然更爲豐富。“栍銖”與對應於東

方的龍同處一側，其周圍畫像如圖５。

白雉、麒麟都是祥瑞動物。兩個陰陽神懷抱日月象徵陰陽和調，也是一種祥瑞。⑤

據此，“栍銖”也應該是一種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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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程萬里：《漢畫四神圖像》，東南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７—２８頁。

同上注，第４０—４３頁。

程萬里：《漢畫四神圖像》，第５３—５７頁。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四川漢畫像石》，第７９頁。



圖５　四川簡陽三號石棺左壁畫像（局部）①

漢代的祥瑞包含動物、器物、植物以及自然現象等類别，如荀悦《漢紀·序》載：

凡祥瑞：黄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

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②

據學者統計，此時的祥瑞植物有屈軼之草、福草、威香、嘉禾、嘉穀、玄稷、嘉麻、嘉黍、嘉豆、

嘉瓠、嘉瓜、嘉蓮、嘉柰、嘉橘、安石榴、木連理、巨鬯、華平、平露、蓂莢、萐甫、威蕤、朱草、芝

草、嘉林、烏芝、賓連、扶桑、桂樹、松柏、茱萸等，其中部分可以在漢畫中得到確認。③

從“栍銖”畫像的形狀看，它應該就是一種祥瑞植物，但是它的形狀跟已經在漢畫

中確認的祥瑞植物都不大一樣。

　　（四）“栍銖”畫像與所謂“卷雲紋”

要確認“栍銖”到底是何植物，除了從榜題和畫像組合看，還需要考察它本身的

形狀。

·０１３·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①

②

③

賀西林：《漢畫陰陽主神考》，見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１輯，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２１—１３０頁；周保平：《漢代吉祥畫像研究》，第５３１—５３４頁。

（漢）荀悦撰，張烈點校：《漢紀·序》，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第１頁。

馬劍斌：《漢代祥瑞研究》，厦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劉釗，２００６年，第３３—３６頁。周保平：

《漢代吉祥畫像研究》，第２０９—２５７頁。



發掘者以爲“栍銖”圖像的形狀是“一株樹，樹幹短細，分三枝，葉呈長條柳葉

形”。① 羅二虎認爲畫像上的是昆崙山上的珠樹，即不死樹。② 馬曉亮將所謂“柱銖”之

“柱”看作“桂”的缺筆字，認爲畫像中的樹木是桂樹。③ 單從“栍銖”圖像看，其特徵是

主幹彎曲，枝條下垂，且從枝條上又生出許多葉片。這跟已知的漢代不死樹、桂樹畫

像的特徵確實不太相符。④

漢畫中有一種被學者稱作“卷雲紋”的圖像跟“栍銖”圖像很接近。

１．漢畫中的所謂“卷雲紋”

所謂“卷雲紋”是漢畫中常見的一種圖像，或被稱作“蔓草紋”“卷雲蔓草紋”“祥

雲紋”。在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建設的“中國漢代圖像信息數據庫”中，可以找到帶

有這種圖像的畫像石４７０例，其中絶大多數在陝西省綏德、米脂、榆陽出土或

徵集。⑤

下面以陝西省綏德縣中角鄉白家山漢墓出土石刻爲例介紹這種畫像的造型與

組合。

白家山東漢中期墓葬墓門面門楣石、左門柱、右門柱、左門扉、右門扉五石組合的

畫像如下（圖６）：

門楣石：ＳＳＸ－ＳＤ－１７７－０１。原石尺寸１９８×４１×５釐米，畫面尺寸１５３×３７釐米。畫面
分爲内、外兩欄。外欄爲卷雲鳥獸紋。左、右兩端各陽刻一圓形，象徵日、月。卷雲間穿插
朱鳥、鹿、羽人、人面鳥、飛鳥、狐、羽人拽怪獸尾、怪獸銜虎尾、搗藥玉兔、麒麟。内欄爲靈禽
瑞獸圖。玉兔搗藥、朱雀、狐、翼龍、獨角有翼犀牛形獸、麒麟、九尾狐、鹿、羽人獻瑞草。

·１１３·漢晋錢樹正名及相關問題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内江市文管所、簡陽縣文化館：《四川簡陽縣鬼頭山東漢崖墓》，《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２３頁。

羅二虎：《漢代畫像石棺》，第７２頁。

馬曉亮：《“柱銖”及“離利”辨誤》，《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８７—８８頁。

周保平：《漢代吉祥畫像研究》，第２５３—２５４、２３６—２３７頁。

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中國漢代圖像信息數據庫，ｈｔｔｐ：／／ａｒｔ．ｈａｎ－ａｒｔ．ｎｅｔ／，檢索日期：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３

日。以下圖像均取自該數據庫。陝西出土畫像已收録在康蘭英、朱青生主編：《漢畫總録·陝北卷》（１—

１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説明部分參照數據庫和出版物，編號相同，不再出注。



左門柱：ＳＳＸ－ＳＤ－１７７－
０２。原石尺寸１１８×４０×５
釐米，畫面尺寸８６×３１釐
米。畫面分爲上、下兩格。
上格分爲内、外兩欄。外
欄爲卷雲鳥獸紋，與門楣
石外欄卷雲鳥獸紋銜接。
卷雲間穿插有翼鹿形獸、
長頸鳥、六腿怪獸、羽人手
按虎頭、三角鹿形獸、熊；
内欄上爲東王公（西王母）
端坐神樹之巔，左、右有玉
兔、羽人跪侍。樹幹間有
狐、鹿、飛鳥、瑞草。下爲
執彗門吏。底格爲玄武。

左門扉：ＳＳＸ－
ＳＤ－１７７－０４。
朱 雀、鋪 首、獨
角獸。

右門扉：ＳＳＸ－
ＳＤ－１７７－０５。
朱 雀、鋪 首、獨
角獸。

右門柱：ＳＳＸ－ＳＤ－
１７７－０３。畫面分爲上、
下兩格。上格分爲内、
外兩欄。外欄爲卷雲鳥
獸紋，與横楣石外欄卷
雲鳥獸紋銜接。卷雲間
穿插翼鹿形獸、長頸鳥、
六腿怪獸、羽人手按虎
頭、三角鹿形獸、熊；内
欄上爲東王公（西王母）
端坐神樹之巔，左、右有
玉兔、羽人跪侍。樹幹
間有狐、鹿、飛鳥、瑞草。
下爲執彗門吏。底格爲
玄武。

圖６　陝西綏德白家山漢墓墓門畫像

墓門左、右門柱上格外欄和門楣石外欄上的圖像類似，“中國漢代圖像信息數據

庫”和《漢畫總録》稱之爲“卷雲鳥獸紋”，認爲是在卷雲之間穿插鳥獸。只有卷雲中無

鳥獸的，被稱作“卷雲紋”。

白家山漢墓群還有帶有如下圖像的墓室豎石（圖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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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貴龍、王建勤主編：《綏德漢代畫像石》，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０頁。



左豎石：ＳＳＸ－ＳＤ－１９７。
原石尺寸１５０×３１×５釐米，
畫面尺寸１０４×２４釐米。
畫面簡述：畫面分爲上、下
兩格。上格爲一座兩層樓
閣。一層屋内男女二人對
坐，似在交談。二層堆滿了
錢幣（？）。

右豎石：ＳＳＸ－ＳＤ－１９３－
０１。原石尺寸１４８×３０×５釐
米，畫面尺寸９０×２４釐米。
畫面簡述：畫面分爲内、外
兩欄。外欄豎排一列十二枚
錢幣，最下兩枚錢幣陰綫刻
“五銖”兩字；内欄爲卷雲鳥
獸紋。卷雲間穿插有翼鹿形
獸、長頸鳥、六腿怪獸、羽人
手按虎頭、三角鹿形獸、熊。
上邊框陰綫刻畫翼龍。

左豎石：ＳＳＸ－ＳＤ－１８５。
原石尺寸１３４×２３×５釐米，
畫面尺寸１０１×１７釐米。
畫面簡述：畫面分爲上、中、
下三格。上格一柱中立，上
有斗栱，柱頂立一鳥，一羽
人，柱兩邊爲卷雲紋；中格爲
柿蒂紋，二個圓形，上、下陽
刻鋸齒紋；下格陽刻１２枚錢
幣，右上一枚陰綫刻“五銖”
兩字。

圖７　陝西綏德白家山漢墓墓室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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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右三所示左豎石上格立柱兩邊的“卷雲紋”就應該相當於墓門面左、右門柱

上格外欄的“卷雲鳥獸紋”。這兩種圖像又往往單獨出現，占據滿滿一格，如圖８：

陝西綏德縣王得元墓前室東
壁左門柱（ＳＳＸ－ＳＤ－００１－
１２）、右門柱 （ＳＳＸ－ＳＤ－
００１－１３）。

王得元墓前室北壁左門柱
（ＳＳＸ－ＳＤ－００１－０７）、右門
柱（ＳＳＸ－ＳＤ－００１－０８）。
羽人承托卷云纹，中填朱雀、
瑞草（嘉禾？）等。

白家山漢墓，ＳＳＸ－ＳＤ－
１９５。卷雲鳥獸紋。卷雲間
穿插有翼鹿形獸、長頸鳥、
鹿、羽人手按虎頭、三角鹿形
獸、熊。

圖８　“卷雲紋”“卷雲鳥獸紋”（１）

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的底部或從界格底欄長出，或者從底座中長出，或由

羽人、熊托舉（如圖９）。

帶有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圖像的石刻一般出自東漢中晚期墓葬。李貴龍

曾對這類圖像做過分類，還對其象徵意義做了分析：

我們對如上所述的羽仙、珍禽瑞獸等進行進一步的探究，就會弄懂刻繪這些物

象的本來用意。有被引導人們升天成仙的西王母役使的青鳥、三足烏、九尾狐；有

的是漢代人崇敬的祥瑞的珍禽靈獸，如丹鳳、白雉、仙鹿、麒麟等；有表示天空星區

方位的靈物，如青龍、白虎、朱雀；長羽翼的仙人，是仙界的精靈；嘉禾靈芝是西王母

搗製長生不老藥的原材料。不難看出大部分邊欄紋就是一幅幅仙境圖：祥雲飄蕩，

紫氣繚繞，各種珍禽瑞獸，悠閑自得地在祥雲間或行或立或翔或舞；羽仙或馭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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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鹿或坐龍車遨遊在雲海間，一派祥和極樂，絶倫無比的仙界景象。這種仙境是漢

代從皇帝到百姓追求的神天福地。把這樣的圖形紋樣刻於墓室，給墓主人造就了

一種仙境生活的空間。與西王母神壇圖、祥瑞動物圖等主題畫面聯繫起來看，墓室

内一派仙境氛圍，進入墓室也就進入仙界。畫像中出行、狩獵、飲宴等圖就是墓主

人成仙升天後的仙家生活寫真圖。①

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鎮出
土，ＳＳＸ－ＳＤ－０５０。畫面
分爲左、右兩欄。左欄爲
兩隻淺浮雕長尾瑞獸。右
欄爲卷雲紋。

陝西綏德縣王得元墓墓門面左門柱
（ＳＳＸ－ＳＤ－００１－０２）。畫面分上、下
兩格。上格分左、右兩欄。左欄爲卷
雲鳥獸紋，上端有羽人持獻瑞草，下端
一熊托舉雲頭，卷雲中穿插了羽人戲
獸、三角怪獸等。右欄分上、下兩格。
上格爲西王母端坐於仙山神樹之上，
左右有玉兔、羽人跪侍。樹幹上生出
瑞草，樹幹間有狐、鹿和飛鳥。下格爲
一門吏，頭戴平巾幘，身着長襦大袴，
擁彗面門而立。下格爲玄武。

陝西綏德白家山漢墓，
ＳＳＸ－ＳＤ－１８６。畫面
分爲上、下兩格。上格
爲朱雀卷雲紋。卷雲上
立一朱雀，卷雲間穿插
青龍、白虎、鹿。下格一
人赤身裸體，曲蹲於地，
雙手上舉作承托狀。

圖９　“卷雲紋”“卷雲鳥獸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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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貴龍：《邊欄紋飾小議》，曹世玉編《綏德文庫·漢畫像石卷》，中國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９４頁。



漢人又稱呼墓室爲“萬歲堂”（ＳＳＸ－ＳＤ－１７７－０９）、“萬歲吉宅”（ＳＳＸ－ＳＤ－

０５０）、“萬歲神室”（ＳＳＸ－ＳＤ－０３１－０９）、“萬歲室宅”（ＳＳＸ－ＳＤ－１５０－０９）、“千萬歲

室宅”（ＳＳＸ－ＭＺ－０１６），説明時人確實希望墓主能够升仙從而實現長生不死。所謂

“卷雲紋”就是引導墓主升仙的通天神樹。由於通天神樹有多種，而“卷雲紋”有特指

性，下文或仍采用“卷雲紋”這個稱呼。

２．“卷雲紋”與錢樹

美國學者艾素珊《東漢時期的錢樹》在討論跟錢樹相關的樹的形象時説：

圖１０　陝西綏德縣
楊孟元墓左

門柱畫像

其他被描繪成通往天國的支柱的樹，在陝西北部綏德的墓葬

浮雕上面發現。它與摇錢樹同時。浮雕被安置在墓門口的四周，

用於填充門柱受喜愛的圖案之一是一株波浪形的樹（引者按：即

指所謂“卷雲紋”）。它的樹幹和分枝承載人像和動物，這與錢樹可

資比較。在這些浮雕中，漫遊的感覺是清楚的。漫遊的目的在這

株樹的樹頂得以表現：即到達西王母和她的隨從之處。仙人戲六

博在這個位置也得到再現。綏德門柱的下方有一座微型的小山

（如圖１０），像博山爐的形狀，但是，像階梯一樣的樹使得上升的理

想更爲清晰。作爲一種替代的方法，這些門口豎着的地方被建築

支柱的畫像所填充。在綏德黄家塔９號墓中，南面門口以支柱爲

特色在柱子兩側，仙人和吉祥物向上飄浮，枝葉從柱的兩側抽條，

好像是一株植物。最後，它的功能也是同樣的，即也是一個通天

之柱。①

圖１０説明：編號：ＳＳＸ－ＳＤ－０２２－０２。畫面分上、下兩

格。上格分内、外兩欄。外欄爲卷雲鳥獸紋，與門楣石外欄卷雲

鳥獸紋相銜接。内欄爲西王母頭戴勝仗、着袍端坐於神樹之上，

左右有玉兔和羽人跪侍。樹幹間有狐、鹿、飛鳥。下爲一門吏頭

戴平巾幘，身着長襦大袴，擁彗面門而立。下格爲博山爐，爐蓋

鏤孔用陰綫刻畫。

艾素珊早已提出陝西綏德墓葬門柱上被學者稱爲“卷雲紋”“卷雲鳥獸紋”的圖案

是“一株波浪形的樹”，是“通往天國的支柱的樹”，而且也指出這種樹的樹幹和分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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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艾素珊著，何志國譯：《東漢時期的錢樹》，《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第３１４頁。該文最初發表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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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頁。中文譯稿最早在《民族藝術》２００６年第２、３期上連載。



承載有人像和動物，可與錢樹比較。

漢畫中所謂“卷雲紋”的基本造型如圖１１：

ＳＳＸ－ＳＤ－００１－１２ ＳＳＸ－ＳＤ－１８５ ＳＳＸ－ＳＤ－１９６

圖１１　“卷雲紋”的基本造型

所謂“卷雲鳥獸紋”其實就是在樹幹、枝葉間穿插各種鳥獸等圖像而成。這些圖像

除了“有翼鹿形獸、長頸鳥、六腿怪獸、羽人手按虎頭、三角鹿形獸、熊”“朱鳥、鹿、羽人、

人面鳥、飛鳥、狐、羽人拽怪獸尾、怪獸銜虎尾、搗藥玉兔、麒麟”外，還有龍、龜、瑞草等。

錢樹（包括樹體和樹座）上圖像的情況爲（圖１２、圖１３）：

錢樹體頂飾部位有鳳鳥、蓮花、枝蔓等圖像及西王母、佛像之類的尊神，枝葉上

有西王母、羽人、樂舞百戲、天馬、猴、鹿、鳳鳥、龍、璧、錢幣等圖像，主幹上有佛像、

人物、猴、熊、龍等圖像，而錢樹座上有辟邪、羊、蟾蛛、羽人、西王母、狩獵、鳳鳥、植

物、門闕、龍虎銜璧、摇錢場景等圖像，圖像十分豐富。①

圖１２説明：銅樹高１６０釐米，由４２件銅部件組成，方孔圓錢總數２００餘枚，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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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克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巴蜀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３頁。



圖１２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
銅錢樹（目前所知通
高最高的錢樹）

圖１３　三台永安漢墓樹座摇錢樹圖

飾件１０枚。銅樹樹冠自下而上分八層，其中６件爲銅樹

主幹，１件爲樹頂璧形葉片，另一件爲插在銅樹尖端的鳳

鳥（包括鳥的兩翅），其餘３２件爲插在主幹周圍形狀各異

的青銅葉片。①

圖１３説明：錢樹座上的浮雕，一株大樹樹枝上長滿

如果實一般的方孔圓錢，樹下有人持物擊錢，有人彎腰撿

拾掉在地上的錢，也有孔雀鳥獸在樹枝間攀援，樹幹頂端

生長有不死草。②

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上的圖像跟錢樹上的大

多相應。而且目前所知帶有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

圖像的長條形豎石一般正背面平整，側面上部平整並鑿

斜紋，下部呈毛石狀，原石尺寸在１．３—１．５米之間，跟錢

樹的尺寸也多相符。這些長條形豎石絶大多數出土於陝

西省綏德縣，在錢樹分布區域的北部區域③。更值得注

意的是，白家山漢墓墓室豎石畫像上還有錢幣，個别有綫

刻“五銖”兩字。圖像、尺寸、區域以及跟五銖錢的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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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席育英：《國家博物館藏銅錢樹》，《中國歷史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５１頁。圖像取自圖版六。

圖像取自何志國：《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第７４頁。

周克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第１５９頁。



方面的相合絶非偶然。

過去學者對錢樹的内涵、功用已經有充分的討論，多同意錢樹應有多重意義，不

必局限於一種。何志國總結認爲錢樹有四重内涵：追求財富的思想、追求長生不老的

神仙思想、祭社祈求豐産以及祈求生殖的原始樹崇拜。① 邱登成認爲錢樹的多重文化

内涵表現在驅鬼辟邪、升天成仙、乞吉利後等方面。② 周克林更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

詳細説明錢樹具有四種功能：③

（一）模擬天國仙界的景象，在西王母等神靈的幫助下，引導墓主人經由昆崙山

而升天成仙。

（二）保護墓主人在死後旅途中的平安，保佑墓主人子孫繁榮昌盛。

（三）爲墓主人及其後人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滿足逝者和生者的“生活需求”。

（四）幫助墓主人在天國仙界謀取一定的職位，保佑生者在人世間的官位

亨通。

將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看作跟錢樹功用類似的通天神樹，其圖像構成和

功用大多是相合的。而且，上揭白家山漢墓墓室的豎石上還有所謂“卷雲紋”跟五銖

錢的組合，這跟錢樹枝葉（圖１４）的造型也多相應。

綿陽石塘鄉雜技與鳳鳥枝葉④ 彭山西王母與雜技枝葉⑤

圖１４　錢 樹 枝 葉

這類錢樹枝葉上將五銖錢跟鳥獸等圖像各置於枝條兩側，畫像豎石上則是置於

界格兩側。

過去學者研究錢樹利用的是兩類資料，一類是畫像中的錢樹，一類是實體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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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何志國：《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第２６２—２６３頁。

邱登成：《西南地區漢代摇錢樹研究》，第１６７—１７６頁。

周克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第３４６—３５９頁。

何志國：《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第１３２頁。

同上注，第１３０頁。



樹。張宣逸稱前者爲“二維平面式‘錢樹’”，稱後者爲“三維立體式‘錢樹’”。① 以上揭

白家山漢墓豎石爲代表的一類浮雕通天神樹的長條形豎石，其圖像和功用跟錢樹相

類，雖然畫像中有五銖錢的僅有幾件，跟錢樹上普遍存在五銖錢圖像不同，似乎在祈

求財富方面的意圖表現得不太明顯，但將它看作錢樹發展中的一種形式或者帶有地

域特色的變體應該是没有問題的，姑且可稱之爲“神樹浮雕石柱”。這種形式的石柱

與三維立體式錢樹（可看作圓雕造型）相比，在製作工藝上要容易很多，而在内容表現

上可以更豐富和靈活，在視覺效果上也各有千秋。

３．“卷雲紋”造型的來源

上文從組合關係、形狀、功用等方面討論所謂“卷雲紋”其實就是通天神樹。

漢人觀念中的神樹有多種，“除了太陽神樹、辟邪神樹、社樹等先秦已有的神樹類

型外，漢代神樹還出現了一些引導升仙的神樹以及仙境仙樹”。② 東漢時期，神樹

按功能和場景劃分主要有昆侖仙樹、瑞樹、社樹和方位神樹，各類下也都有不

同的模式，而以常青樹和連理木爲主要模式。常青樹有通天的意義，不過它主

要在西漢到東漢早期使用，東漢中期以後就漸漸衰落。③ 出土“卷雲紋”畫像石

的墓葬的年代主要就是東漢中晚期，有可能就由所謂“卷雲紋”代替常青樹作爲通

天神樹。

漢晋時期的文獻記載中組合、形狀與“卷雲紋”相類，又有長壽、通天等象徵意義

的祥瑞植物大概只有蓍草。

（１）文獻與畫像組合的比較

蓍草至晚在漢代就被看作長壽的象徵。蓍草生長時間越長，其莖越多。《説文解

字·艸部》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④《神農本草經》上品藥中有“蓍實”：“主益

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饑，不老輕身。”⑤

漢晋人或認爲長滿百莖的蓍下往往有神龜守護，其上又常有青雲覆蓋。《史記·

龜策列傳》云：“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

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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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張宣逸：《關於漢魏“摇錢樹”圖像若干問題的思考》，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編

《廣州文博》（拾肆），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２—６０頁。

劉芊：《中國神樹圖像研究》，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１９年，第７６頁。

同上注，第９９—１３４頁。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説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９頁。

張瑞賢、張衛、劉更生主編：《神農本草經譯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９頁。



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集解》引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

莖。’”褚少孫補曰：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

蓍，下有神龜。”……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

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

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

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能得百莖蓍，並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

百當，足以決吉凶。①

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對俗》引《玉策記》曰：

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

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②

晋傅玄《蓍賦》云：

春邁衡德于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

雕，與潜龜乎通靈。于是原極以道，極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

終始于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内御。運兹莖于掌握，爻象

形而星布。信鈎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③

上揭文獻中都有龜、雲與蓍的組合。

東漢漢畫中所謂“卷雲紋”本來就是在通天神樹的枝幹上覆蓋卷雲而成，其下往

往有神龜玄武，中間用界格（似象徵地面）隔開。“卷雲紋”下面每每有羽人或熊（也可

能是蟾蜍）托舉。漢人觀念中羽人、熊（或蟾蜍）都跟長壽成仙有關。④ 與漢晋文獻中

記載的組合相比，東漢畫像組合中的通天神樹應該就是蓍草。

（２）蓍草的象徵意義

古人常用龜與蓍草占卜。《史記·龜策列傳》載太史公曰：“王者決定諸疑，參以

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⑤東漢王充《論衡·卜筮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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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９２０—３９２１頁。

（晋）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内篇校釋》，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７頁。

趙光勇、王建域著：《〈傅子〉〈傅玄集〉輯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２６７—２６８頁。

周保平：《漢代吉祥畫像研究》，第１５４—１６２頁。李新：《漢畫像中熊圖像研究》，江蘇師範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指導教師：朱存明），２０１７年，第６２—８２頁。

（漢）司馬遷著：《史記》，第３９１７頁。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

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

耆舊也。”①

東漢班固《白虎通·蓍龜》論龜蓍卜筮名義云：

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蓍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

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②

漢儒解易的《易緯·乾坤鑿度》解“蓍”云：

聖人設卦，以用蓍生，聖人度以虚實，英草與天齊休。《萬形經》曰：“蓍生地於

殷，凋殞一千歲。一百歲方生四十九莖，足承天地數，五百歲形漸幹實，七百歲無枝

葉也，九百歲色紫如鐵色，一千歲上有紫氣，下有靈龍神龜伏於下。”《軒轅本經》曰：

“紫蓍之下，五龍十朋伏隱，天生靈䓆，聖人采之而用四十九，運天地之數，萬源

由也。”③

鄭玄注：“蓍者，■靈草蕭蒿之類也，與天地氤氳氣齊生。若不是靈蓍，不應天地大數。

藂生至四十九莖者，是應天法也。”④

漢人以爲蓍草是天地間長壽之物，其生長應天地大數。這種觀念在中國歷史

上延綿久遠。明人盧之頤撰《本草乘雅半偈·本經上品·蓍實》“參曰”引《神物

考》云：

蓍，天所生之神物也。其法始於伏羲，今唯文王、孔子墓間生之。其莖長丈，一

年長寸，百年長丈，自丈後，則不長矣。其叢滿百數，止百莖，無多寡也。覆以紫雲，

守以靈龜，祥瑞之物，氣類之感耳。⑤

古人解釋占筮所用的草之所以叫“蓍”，是因其字讀音與耆老之“耆”相近，從而賦

予蓍草長壽的象徵意義，進而認爲它與天地大數相應，有溝通天地人神的功用。

東漢許慎《説文解字》認爲蓍是蒿屬，鄭玄注《易緯》則將蕭蒿之類歸爲蓍草。這

是從不同角度做的處理，反映出漢人往往將蓍、蒿看作一回事。稱“蓍”取其耆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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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漢）王充著，黄暉撰：《論衡校釋》，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第９９８頁。

（漢）班固撰集，（清）陳立疏證，吴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９頁。

蕭洪恩：《易緯今注今譯》，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２頁。

同上注。

（明）盧之頤撰，劉更生等校注：《本草乘雅半偈》，中國中醫藥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頁。



義，稱“蒿”則應取高拔之義。李時珍曾引《晏子》：“蒿，草之高者也。”①

漢人或將地府稱爲“蒿里”“蒿廬”。如《漢書·武五子傳》載廣陵王劉胥自殺前歌

曰：“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顔師古注曰：“蒿里，死人里。”②西漢焦

延壽《焦氏易林》：“臨之益：病篤難醫，和不能治。命終期訖，下即蒿廬。”③作爲地府

代稱的“蒿里”屢見於東漢中晚期的買地券、鎮墓文。④ 關於“蒿里”這個名稱的起源頗

有争議，⑤其實顔師古對此已有辨析。《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高

里。”顔師古注曰：

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

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爲“蒿里”，

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

作“蒿”者，妄加增耳。⑥

早已指出“蒿里”之“蒿”即蓬蒿之“蒿”。東漢中晚期的人用“蒿里”代指地府，也或在

墓室的石頭上刻劃以蒿屬的蓍草串聯起來的仙界場景，其間關係值得考慮。

西漢中葉纂集的《大戴禮記·四代》有如下一段記載：

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

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

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⑦

蒿既然是草之高者，其上有鳥獸居之也是很自然的。東漢畫像中的“卷雲鳥獸紋”描

繪的應該就是蒿上居有鳥獸，其思想正與上揭記載相應。

（３）蓍草的形狀

任德全、朱忠華曾專門收集過古代本草類著作中的蓍草圖，⑧現轉録於下以便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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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李時珍編纂，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綱目〉》，華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５３頁。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７６２頁。

劉黎明：《焦氏易林校注》，巴蜀書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７頁。

蒲慕州：《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０５頁。

賈海建：《魂歸蒿里信仰辨析》，《宗教學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２５８頁；黄景春：《關於蒿里與蒿里

父老》，《民俗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２２—１２８頁。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第１９９頁。

方向東著：《大戴禮記彙校集解》，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第９２６頁。

一般所説“蓍”或“蓍草”是分類學上“屬”的概念，下含不同的種。



照（圖１５）：①

圖１５　古代本草類著作中的蓍草圖

這些圖像的形狀跟漢畫“卷雲紋”尚有些差别。

《説文解字》將蓍草看作蒿屬植物，除此之外記載的蒿屬植物還有“蒿，菣也”，

“菣，香蒿也”，“蓬，蒿也”，“菻，蒿屬”，“蔚，牡蒿也”，“蕭，艾蒿也”，“萩，蕭也”，“■，白

蒿也”，“■，蒿也”，“莪，蘿也，蒿屬”，等等。

古文獻中單言的“蒿”一般就指青蒿，②或稱之爲“草蒿”，或稱之爲“香蒿”。北宋

沈括《夢溪筆談·藥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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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任德全、朱忠華：《蓍草本草考證》，《中成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４６７頁。

尚志鈞：《〈五十二病方〉藥物“蒿、青蒿、白蒿”考釋》，《中藥材》１９８８年第６期，第４２頁。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

恐有别也。陝西綏、銀之間（引者按：即今綏德、榆林一帶）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

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緑，而此蒿色青翠，

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黄，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①

北宋蘇頌撰《圖經本草·草部下品》有“草蒿”：“即青蒿也。生華陰川澤，今處處

有之。”並有圖如下（圖１６）：②

圖１６　草蒿圖

青蒿（草蒿）的形狀跟漢畫中的“卷雲紋”極其接近，而且在宋人觀念中，青蒿較早

分布於陝西綏德、榆林、華陰一帶，也跟有“卷雲紋”畫像的墓葬分布區域相合。

我們有理由相信，陝西漢畫中的“卷雲紋”在造型上就應來源於當地生長的青蒿。

（４）蓍、蒿與楚帛書中的四木

長沙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乙篇）説伏羲、女媧所生四子爲分掌四時的四神，“長

曰青榦，二曰朱四單，三曰■黄難，四曰■墨榦”，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

作爲承載天覆的五根柱子。③ 帛書附圖有青、赤、白、黑四木，分别在帛書右上角、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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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沈括撰，金良年點校：《夢溪筆談》，中華書局，２０１５年，第２６３—２６４頁。

（宋）蘇頌撰，胡乃長、王致譜輯注：《圖經本草》（輯復本），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１—２５２頁。

李零：《楚帛書研究》，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６４頁。



角、左下角、左上角，圖像如下（圖１７，方向經旋轉）：

（左上角）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圖１７　楚帛書四木圖

四神名稱跟四木是對應的，“青榦”“■墨榦”之“榦”就是指木柱。蔡大成以爲“青

榦”“■墨榦”指蓍草、蓬萊（黎）一類比較結實的蒿稈，他舉出《山海經·中次七經》：

“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

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爲
（榦）。”①古注一般認爲“ （榦）”指箭簳，蔡大成以爲指用蓍、蒿做成的支柱，他舉出苗

族古歌講上古苗民曾用蒿榦做撑天柱，很有見地，録此備考。

４．“栍銖”畫像是不是青蒿？

上文提出陝西東漢墓室畫像中的“卷雲紋”（通天神樹）在造型上來源於當地生長

的青蒿。鬼頭山東漢崖墓石棺上的“栍銖”畫像在形狀上跟“卷雲紋”也很接近，而且

·６２３·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① 蔡大成：《蓍草神話傳説的生態解構》，《民間文化論壇》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１４頁。



“栍銖”畫像附近的祥瑞之物有麒麟、白雉。《魏書·靈徵志》記載的靈徵有龜、蓍、麟、

白雉等物。能否認爲“栍銖”畫像所畫的也是蓍草（青蒿）呢？

上文已經從組合關係、形狀方面討論“栍銖”畫像上所畫的是一種祥瑞植物，艾素

珊曾將它和“卷雲紋”都看作跟錢樹功用類似的通天神樹。① 此説值得重視。我們只

要證明“栍銖”畫像跟錢樹或蓍草任何一種有關係就可以支持這種説法。

“栍銖”畫像有榜題，這對於確定畫像内容有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栍銖”

的解讀對於東漢時期通天神樹和錢樹的命名關係頗大，下面就討論這個問題。

　　（五）榜題“栍銖”解讀

“栍”字不見於字書，前文提出它的文字構造有兩種可能，下面分别討論。

若“生”純作聲符，“栍”有可能就讀爲“青”，而“銖”可讀爲“株”，“栍銖”可讀爲“青

株”，就指青色的植株。它跟四神中東宫青龍同處一側，應非偶然。

若“生”表義，“栍”有可能就是生長之“生”的分化字。“生”從古文字看其字形象

草木從地面生出，《説文解字·卷六·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對字形的

分析可從。至於意義，王力認爲：

在上古時期，“生”字有兩個主要意義：一個是生育的“生”（“生子”），另一個是

生死的“生”。

……

嚴格説來……最初只有一個總的意義。“生”字在最初可能只有活着的意義，

生育的“生”是生死的“生”引申而來的，生下兒女是讓他們能有生命（活着）；甚至生

熟的“生”也是由活着的意義來的，古人獵得的鳥獸，只要還没有燒熟，無論已殺未

殺，都叫作“生”（“牲”也就是生的獸類）。②

分析詞義很有見地，不過他認爲生育的“生”是由生死的“生”引申而來尚可商榷。

生育這個意義的核心要素當是出生。“出”從古文字看其“整個字形以趾離坎穴

表示外出”。③ 《説文解字·卷六·出部》：“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孫詒讓

最早據古文字指出“出”字从止，“取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亦秦篆之變

易，而許君沿襲之也。”④許慎對“出”字形體的分析雖誤，但按照相同的方式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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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艾素珊：《東漢時期的錢樹》，見何志國《漢魏摇錢樹初步研究》，第３１４—３１５頁。

王力：《漢語史稿》（３版），中華書局，２０１５年，第５４３—５４４頁。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９頁。

孫詒讓：《栔文舉例 名原》，中華書局，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５頁。



“生”的構形却是有啓發意義的。脚趾從坎穴出來是“出”，草木從地面出來是“生”，小

孩從母體中出來是“育”。

孫玉文研究漢語變調構詞現象就將“生”的原始詞義解釋爲長出來，生出來，動

詞，平聲；聲調變爲去聲産生滋生詞“特指人和其他哺乳動物生子下仔，爬行動物和鳥

類，魚類産卵”。① 孫氏還舉出“生”有滋生詞作“貹”（名詞），義爲財富，《王仁昫刊謬補

缺切韻二》（故宫博物院藏）生更反：“貹，財。”《廣韻》所敬切：“貹，財富。”《集韻》所慶

切：“貹，富也。”②“貹”特指貨貝的相生，即錢生錢。與此類似，由“生”孳乳分化出“栍”

字特指草木的生長也是很自然的。

另外，“栍銖”畫像中的植物最明顯的特徵是枝條纖弱下垂，枝葉叢生。考慮這一

點，“栍”也可能跟《集韻·脂韻》“甤”小韻下“蕤”字省體“苼”有關。“蕤”見於《説文解

字·艸部》：“艸木華■皃，从艸，甤聲。”漢字中意義相近的義符作偏旁時可以通用，

“木”旁跟“艸”旁意義相近，“栍”“苼”極可能是異體關係，就是“蕤”之省體。

古人將占卜吉凶的靈草（鄭玄注：蕭、蒿之類）叫作“蓍”，大概就如上揭《論衡·卜

筮篇》所載孔子的解釋以及《白虎通·蓍龜·論龜蓍卜筮名義》所説，因“蓍”在讀音上

與耆老之“耆”相通，而人們認爲天地間壽考之物當知吉凶。

這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字遊戲”。仿此，或許四川鬼頭山東漢崖墓畫像的製作者

就是有意在榜題中采用可與“青株”相通的“栍銖”二字，即可利用讀音指代對應的青

色植株，又可從文字上跟“生銖”（生長五銖錢）聯繫起來，表示財富生生不息這層

意思。

學者早就認識到，用錢樹表達追求財富的世俗觀念，只有晚至方孔圓錢流通頻繁

的時期才會出現。③ 而且，錢樹上的方孔圓錢也不單純象徵財富，也可能象徵溝通天

地的玉璧（有些天門圖中的玉璧上也有“五銖”銘文），還可能象徵天上的星辰。④ 所

以，錢樹的思想、造型上的來源以及核心功用還是通天神樹，其他功用或意義是不斷

附加上去的。

林巳奈夫曾注意到“栍銖”畫像與四川、雲南等地青銅錢樹的樹幹的形狀不同，且

畫像上的樹上也没有五銖錢，否認將舊釋“柱銖”理解爲錢樹。我們改釋榜題文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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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第２７４—２８６頁。



他舉出的兩點就可重新予以解釋。畫像不可能完全畫出實物的所有特徵，更重要的

一點是，錢樹在造型上的來源並非單一的，青銅錢樹應當是墓葬中表現通天神樹的一

種較爲成熟的手段，將這類附加有追求財富意義的通天神樹統稱爲“錢樹”只是從其

功用上做出的習慣性的約定，並不要求它們在造型上完全一致。

“栍銖”畫像所畫的植物應該就是青蒿，也即蓍草（按：蓍蒿的不同種類、不同生長

階段，其造型本來也不一致），而榜題又反映出崇尚財富的觀念，它跟陝西東漢墓室畫

像中造型來源於青蒿的“卷雲紋”（通天神樹）以及錢樹的關係就被充分抉發了。

據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至少在四川鬼頭山東漢崖墓畫像的製作者、消費者群體

以及跟他們在思想觀念上産生相互影響的群體中，可能把當時置於墓葬中表達希冀

墓主藉此升仙、同時擁有生生不息的財富這些觀念的通天神樹（錢樹）叫作“栍銖”。

三、結　　語

對古物命名可依據如下幾種資料：

１．優先采用共時資料中時人對它們的稱呼；

２．後人對古物的追記，優先采用距古物存用時代最近的；

３．後人對當時所用，與古物在功用、形制等方面有明確演變關係的器物的稱呼，

優先采用在演變關係上最近的；

４．研究者根據古物的功用、形制等信息擬定的名稱。

畫像榜題屬於第１種。過去學者對錢樹的定名頗多争議，不僅由於對錢樹的形制、功

用及文化意義有不同的認識，①也由於誤釋四川簡陽鬼頭山東漢崖墓石棺畫像上的榜

題“栍銖”二字而未正確解讀其意義，甚至越來越多學者開始對“栍銖”畫像到底指什

麽采取闕疑不論的態度。

本文的工作和結論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從文字上正確辨釋榜題“栍銖”二字。不過，“栍”字不見於字書，單從文字學

上並不能充分、明確闡釋其意義。

二、通過比較“栍銖”畫像的組合肯定它當是一種祥瑞植物，而其形狀跟陝西綏德

東漢墓中所謂“卷雲紋”“卷雲鳥獸紋”（下一般用“卷雲紋”指代）相近。學者早就提

出，“栍銖”畫像以及所謂“卷雲紋”是跟錢樹功用（引導墓主升仙以實現長生不老）類

似的通天神樹，由於缺乏論證，並未引起重視。本文從圖像的組合關係、形狀以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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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克林：《東漢六朝錢樹研究》，第１—５頁。



用等方面進行分析，肯定所謂“卷雲紋”跟錢樹的關係。又通過比較文獻與畫像中的

組合、象徵意義以及形狀，提出所謂“卷雲紋”的造型當來源於具有長壽、通天等象徵

意義的祥瑞植物———蓍草。“蓍”其實是古人對可用來占卜的蕭、蒿一類植物的稱呼，

古書中“蓍”“蒿”也往往混稱。古書中單稱的“蒿”往往指青蒿，而青蒿的形狀和分布

地域跟陝西畫像中的所謂“卷雲紋”也是相合的。

三、基於上面的討論，再結合文字學上可能存在的解讀方式，認爲“栍銖”可從聲

音上讀爲“青株”，義爲青色的植株，對應的圖像就是青蒿（蓍）；又可從意義上理解爲

“生銖”，即生長五銖錢，象徵對生生不息的財富的追求。

四、“栍銖”畫像的解讀明確了它跟所謂“卷雲紋”以及錢樹的關係，也將它們跟青

蒿（蓍草）聯繫了起來，指示青蒿是它們共同的造型來源。就名稱來説，就可以將所謂

“卷雲紋”稱作“栍銖紋”或“蓍草紋”，將錢樹稱作“栍銖”。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初稿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改定

附記：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向多位師友請教，謹此致謝！文中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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